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蕩寇志
第九十二回  梁山泊書諷道子　雲陽驛盜殺侯蒙

　　卻說秦明、董平敗到二龍山下，不防天彪領兵殺出，眾賊兵那敢抵敵，驚得大半跌下馬來。天彪見賊兵如此狼狽，便止住三

軍，且慢殺下。天彪一馬當先，大喝道：「兀那鼠賊聽者：既然這等不濟，便殺盡了也空污我的刀斧，權饒你等性命，快去報知宋

江，叫他早來納命。」便傳令將兵馬擺開，放一條活路，喝令賊兵快走。董平、秦明只顧約束人馬，那有功夫回話，只得同眾人都

逃走了。吳用引後隊人馬，接應了同回涓真山去。左右問道：「相公何故放走他？」天彪道：「只得三五百個帶傷的，殺了也於賊

無損，也不算我強。放了他，教這廝們識得我的利害。」天彪將殘賊放盡，方收兵而回。雲龍同傅玉等四將都到，兵馬齊集，天已

大明，奪得器械馬匹甚多，官兵大獲全勝。　　天彪教且安營下寨，將息三日班師。一面將索超首級，先行解上都省。這裡緩緩收

兵，果然旌旗嚴肅，隊伍整齊，真個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不日到了馬陘鎮，青州知府魯紹和親自出郊勞軍。天彪叫過風會、

聞達、雲龍，與太守見了，各通了姓名。太守大喜，當時把了下馬杯。慰勞都畢，同到天彪衙署，發放三軍。退衙，與魯太守行禮

坐地，眾將侍立兩旁。太守開言道：「總管虎威出眾，制勝裕如，雖古之名將不及也。但不知賊勢強弱何如，請聞其詳。」天彪

道：「決勝之策，果不出太尊所料。」遂把決戰情形細述了一遍，「若是大兵不撤回時，眼見這賊難支，今實可惜。」太守道：

「總管雖不曾剿滅這廝，卻也殺得他落花流水，教這廝日後不敢正覷青州。」天彪道：「非也。宋江這廝假仁小惠，深得賊心，來

春必然犯境，須要加意防備。孫子說得好：無恃其不來，恃我有以待之。只是這番交戰之後，軍裝都有虧缺，雖奪得些器械馬匹之

類，仍是不足。若要彌補添修，款項庫中又不敷支銷，深是可憂。」言未畢，只見聞達上前聲喏道：「相公勿憂，小將方才所說那

哈蘭生，有巨萬家財，常有報效朝廷之心，又與小將至交。待小將先往勸捐，無有不從。青州城內不少財主富戶，再勸捐些，便可

敷用。」天彪、魯太守一齊道：「若得此人仗義，青州軍民之幸也，問將軍速去走遭。」天彪又道：「宋江若來救清真山，恐他料

我人馬困乏，連冬犯境，也未可定。歸化三莊與這裡有犄角之勢，是緊要所在。聞將軍此去，致意哈公，賊兵來時，務要彼此策

應。」聞達領命，當日帶了伴當到歸化莊去了。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營，防梁山賊兵。

　　次日，魯太守開筵與天彪洗塵，盡歡而散。沒多幾日，哈蘭生遣兄弟哈芸生，解三�萬銀子，同聞達到來。天彪見芸生也是一
表好人物，大喜，厚禮款待，將銀子收下，寫了回信，並實收文驗，送芸生去訖。這裡魯太守去各富戶處勸捐。那些富戶卻也好

義，也捐湊到�餘萬之數。太守都造了花冊，報上都省。不到月餘，朝廷明降下來：雲天彪破賊有功，晉封加三級，加都統制銜；
傅玉從優紀功；歐陽壽通實授提轄；雲龍授武翼郎；風會舊授武翼郎，今升授振威校尉；哈蘭生助餉有功，急公好義，升游擊將

軍，遇缺即用。一應官兵有功及陣亡者，皆分別犒賞軫恤。青州助餉富戶，分別大小之數，從優獎勵。天彪見雲龍也敘功在內，便

喚過雲龍吩咐道：「你看，眾將官都吃盡辛苦，你不過略動動，便同他們一樣。須要自識慚愧，休得辜負天恩。」雲龍叩頭拜謝。

　　天彪探得梁山兵馬都回，方收回傅玉。次年春氣和暖，同魯太守協力同心，將所助軍餉，修築城池，添補軍裝。器械馬匹，有

那梁山奪來的，也都編號收用。凡有軍士死傷之家，天彪皆親自去弔喪問病，軍民無不感泣。天彪又發信與陳希真、劉廣道：「既

要報效朝廷，建功贖罪，也須趁早了。」陳希真復信道：「老種經略相公遠征，佞臣在朝，恐不見容。待種經略奏凱後，未為晚

也。」天彪見希真信中之言，知是實話，也不再催。不數日，天王李成已奉聘到來。天彪大喜，優禮接待。李成又薦他的朋友胡

瓊，亦是關西好漢，天彪也收了，同養在衙署內。自此以後，青州、馬陘甲兵富強，馬皆長膘，人皆可用，真個是金城湯池，一方

雄鎮。且按下慢表。

　　再說那日吳用見秦明、索超進兵，那裡放心得，便同董平隨後接應。果然索超失陷，秦明敗回。當時接應了回清真山，遣人探

聽，回報索超並一千軍馬皆死在長城嶺下。吳用頓足叫苦道：「眾位兄弟不信吳某之言，果中奸計，今又喪一員大將，怎對得公明

哥哥？」眾頭領無不傷感，送到長城嶺，尋著索超的沒頭屍身，用棺木收斂了，取回清真山。

　　不日宋江領大隊兵馬都到。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，大怒，催兵急進。到了清真山，先哭奠了索超一番，秦明送回山去養

病，便與吳學究商議打青州報仇之計。吳用道：「天彪這廝多智，乘他新勝之後，軍馬不曾將息轉，我等就將這五萬生力軍速去攻

打。若待來春，他修治城郭，養成氣力，就難動手了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所言甚當。」便傳今次日興兵。也是天不佑他，連朝的大

雪，翻翻滾滾下個不了，點水成凍，兵馬起身不得。宋江見這般大雪不止，心中�分焦躁。馬元連日整頓酒筵，與宋江解悶。那日
正當飲酒之際，宋江說到那不能得志的話，長吁短歎，灑淚不止。眾頭領再三勸解。忽報大寨有公文到，宋江喚入問時，果然是報

稱五虎上將關勝病亡。宋江得了這信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眾好漢連忙扶救，半晌方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天喪我也！」磕頭撞

腦，痛哭不已。眾頭領無不悲傷。

　　宋江因痛哭關勝，又加連日憂悶，遂臥病上牀。更兼大雪初晴，天氣�分嚴冷，人馬凍死無數。吳用只得同馬元商量，到宋江
榻前問候畢，請令道：「哥哥貴體如此，人馬又多凍壞，耗費許多錢糧，恐軍心怨嗟。想是天彪那廝數未該絕，不如且回大寨，再

作計較，哥哥尊意如何？」宋江歎口氣，點頭應了。吳用便代宋江傳令班師。將一乘暖轎，四乎八穩的抬了宋江。馬元等送了宋江

起身，仍復回山寨把守。吳用同眾頭領護著宋江竟回梁山，一路秋毫無犯。不日到了梁山，眾頭領迎接入寨，都來問安。太公聞得

宋江病重，甚是憂慮，早已約下地靈星神醫安道全，待宋江一到，便同來看視。宋江見了關勝的靈柩，愈加悲痛。眾人再三勸慰。

安道全按症用藥，調理醫治，次年正月，才得復元。

　　那日正是上元燈節，梁山上眾頭領張燈設筵，請宋江到忠義堂上，一者起病，二者慶賞元宵。飲酒中間，宋江擎杯流淚道：

「我等聚義山東，替天行道。不料陳希真這賊道，竊據猿臂，奪了我的青雲山，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。去歲救清真山，又連傷大

將。此仇不報，夜不安席。今我便要興師，還是先攻雲天彪好，先攻陳希真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可已算定了，陳希真新定兩山，兵

力未足。近聞那廝假行仁義，不肯借糧，據守空山，而不為錢糧之計，此危亡之道也。昨日探事人來說，那廝乘春暖，在張家道日

起造磚城，晝夜並工。若待他磚城已成，攻取便難。可火速進兵，大隊並進。希真雖知兵法，我等兵多將廣，與他野戰，必能取

勝。若吞滅了他，不但得其錢糧地利，抑且收取沂州、莒州等處，易如反掌。沂州、莒州收取之後，山東一帶，盡歸掌握，便是趙

頭兒御駕親征，尚不足懼，何況雲天彪！至於此刻，雲天彪在馬陘鎮深得軍心，已養成氣力，不比去冬。那青州知府魯紹和，又恭

儉愛民。文武一心，無隙可乘。若就去攻他，希真竊發，我先有內顧之憂，戰必不利。哥哥且再發信與蔡京，教他設法在天子前離

間雲天彪，待搖鬆了他的根，破他便易下手。如今且先取猿臂寨，此司馬錯勸秦王棄周攻蜀之計也。」言未畢，只見狄雲出席哭拜

道：「哥子狄雷為希真所殺，怨氣難消，望哥哥先報青雲山之仇。」原來狄雲傷痕將息已好，故此時在坐。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，

正合吾意。狄雲兄弟休煩惱，我先滅陳希真，與你哥子報仇便了。」狄雲拜謝了。當晚席散。

　　次日，忠義堂上鳴鐘擂鼓，眾英雄齊集聽令。宋江正議那起兵之事，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來道：「有一位官人，是新任萊州府

知府，路過山下，要拜見宋公明頭領，且言有機密事相告，現在酒店候著。」眾人都驚訝。那嘍啰呈上名帖，上寫著道：「愚弟侯

發頓首拜。」宋江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既是位知府，且教請上來。」來人去了。

　　不多時，那知府帶了幾個從人到來。宋江領眾人下廳迎接，只見那知府頭戴烏紗，身穿大紅員領，腰繫玉帶，腳踏皂靴，滿臉

油汗，與眾好漢謙讓著上廳來。知府便開言問道：「那位是天魁星君忠義大王宋頭領？」宋江道：「不敢，小可便是。」知府便先

下拜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於聞名，今日得瞻虎威，三生有幸。」宋江忙答拜了，眾位好漢俱依次相見。宋江讓知府客位坐

地，這邊宋江為首，一字兒依次序坐下。那知府通問了姓名，道：「久聞貴寨英才濟濟，還有幾位何在？」宋江答道：「眾弟兄各

有職守，只這數人聚在裡寨。」知府稱贊不已，道：「皆濟世良才，朝廷柱石也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尊貴鄉何處？榮任幾載？今日貴



足尊下賤地，得近山鬥，未識有何見諭？」知府道：「下官姓侯名發，現授萊州府知府。因路過寶山，一來渴仰山寨大忠大義，禮

當晉謁；二來有一喜信，報於頭領知道。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同眾弟兄俱在此造罪，怎當得忠義二字。不知有何喜信，到得宋江身

邊？」侯發道：「頭領有所不知，下官有一胞兄，名喚侯蒙，官任監察御史。素日欽慕頭領，只是無路通款。去年�二月初一日早
朝，因浙江妖人方臘造反，賊勢猖獗，官兵屢敗，邊報�分緊急，官家歎無將材可選。爾時家兄侯蒙，素知頭領忠義，不忘朝廷，
日日指望招安。當即面奏天子，保稱頭領有蓋世之才，必能剿滅方臘，求降一道招安旨意，啟請頭領建功報效。天子起先不允，家

兄叩頭出血，願將全家性命保舉頭領，蔡太師亦出力奏請，官家方才准了。現在敕家兄侯蒙為東平府知府，資招安明詔前來寶山，

此刻已渡黃河，不日可到。因下官先行，家兄有一信，先著下官寄上，請頭領們數日內切勿興兵攻打城池，恐天子見怒。」說罷，

袖中取出侯蒙的書信，深深的唱個喏，雙手遞與宋江。

　　宋江聽了這篇言語，心中大驚。接了書信，滿臉堆下笑來，對眾人道：「好了，我等弟兄這遭得見天日了。」眾人大喜。當將

書信拆讀，讀罷滿眼流下淚來，禁不住失聲痛哭，道：「宋江與令兄並無半面之識，不意他這般錯愛我，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，

粉骨碎身，報他不得。」忙吩咐李雲將山前斷金亭改作迎恩亭，搭起蘆廠，懸掛燈彩，預備接讀綸音。一面叫辦酒筵，款待知府。

侯發道：「下官赴任限期緊促，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辭。」宋江並眾頭領那裡肯放，再三款住。當日殺牛宰馬，大開筵席。席間宋江

又催李雲趕緊辦迎恩亭，李雲道：「小弟已催儹夫役，三日內即可完備。」宋江道：「以速為妙。」侯發道：「家兄方渡黃河，到

此尚有數日，頭領緩些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尊那知宋江的心！我等皆造下彌天罪孽，蒙令兄提救，天子法外施恩，我恨不得今日

便見天顏，那裡還再耐得。」候發贊歎不已。宋江問道：「不知朝廷可招安陳希真否？」侯發道：「不瞞頭領說，招安貴寨，家兄

兀自費盡心血，又虧煞蔡太師的大氣力，方得官家准奏。實緣家兄欽佩大寨忠義分上。至於那陳希真，有何好處，誰耐煩與他出

力！」宋江聽了，又稱謝不盡。

　　當晚，留侯發在客房安歇。宋江便密請吳軍師到自己房裡，屏退左右，商議招安之事。直議論到三更後，忽傳呂方、郭盛二位

頭領進房內說話。次日，宋江進當廳吩咐呂郭二位頭領：「帶領五�名心腹伴當，齎了下程，一路迎上去，恭接天使，休要怠慢。
」呂郭二人領命。那行裝禮物早已備好，火速帶了心腹伴當下山去了。侯發再三告辭，挽留不住，只得設筵餞行。宴罷，宋江又送

出一大盤金銀，權當路費。侯發那裡肯受，再三遜謝，方才收了。帶了原來的僕從，辭別下山。宋江直送過金沙灘，又把了上馬

杯，戀戀難捨，又灑了許多別淚，方才分手。回得山寨，東京范天喜的腳信亦到，信內稱說：「官家已准招安，全虧侯蒙之力，又

虧太師極力周旋，方回得官家之意。太師又參奏雲天彪辜恩溺職，請旨降革。那知種師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，天子竟聽老種之

言，不准太師所奏。後又接到賀太平的本章，表奏雲天彪的軍功。天子召入太師，大加申斥，幾欲治太師參秦不實之罪，幸王黼等

求免。今官家反將雲天彪晉封三級，加都統制銜……」等語。宋江見了，愈加憂悶，知那招安之信，果是實了。差人去通知各處頭
領，來忠義堂上赴慶賀筵席。

　　卻說李逵巡哨方回，聞知宋江要受招安，便來見宋江，大嚷大叫道：「做強盜不快活，鳥耐煩去受招安，又去受那奸臣的氣！

既要受招安，當初何必做強盜？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黑廝省得什麼，卻來胡說！」李逵道：「倒是我不省得！你早也說要受招安，

晚也說要受招安，我只道你嘴裡只這般說罷了，那知你認真要做出來。在江州時，你何不早說了，也免得我直跟隨你到這裡。辛辛

苦苦弄得個場面，又要改頭換尾。只管說彌天大罪，既做下彌天大罪，須知沒處改換。不要惱我性發，直趕到黃河渡口，一板斧砍

翻那鳥侯蒙，把那個詔書扯得粉碎，看你們去受招安！昨日那鳥知府僥倖，不撞著我，不然也一鳥斧結果了他。」氣得個宋江說不

出話來，半晌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這黑賊好道瘋了！不要道我認真不來斬你！」李逵道：「斬只管斬，我說總要說。」吳用道：

「你這廝太不識起倒。浙江方臘猖獗，朝廷正要用人，你若去殺得人多，做個大官，只在眼前，你卻不要？」李逵道：「我在梁山

泊，怕沒處殺人，要去替趙頭兒出力！趙頭兒敢是你的親爺？」吳用對宋江道：「這廝真不通時務，嘴裡說得出，防他真做出來，

且關鎖在一間房裡。待受了詔，再放他出來。」遂教眾頭領把李逵推了出去。宋江道：「我不念這廝舊日之情，真斬了他。」宋江

便和眾好漢在鷹台上擺筵，眾好漢俱開懷暢飲。眾人道：「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？」宋江笑道：「便是一來病後，二來真

個歡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。」眾好漢飲至半夜方散。

　　次日，宋江道：「侯知府教我不要興兵，我想征伐猿臂寨，須不比攻打國家城池，興兵何妨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哥哥之言甚是。

貧道想，兵有先聲後實者，今我大振軍威，布宣朝廷恩命，勸希真歸降。希真若懼而來降，則日後在我掌握。若不從命，吾奉詔之

後，據順討逆，必能滅他。」吳用、宋江齊說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宋江道：「須差一能言舌辯之士前去，誰當此任？」吳用道：「何

用人去，但須一封書足矣。」使教聖手書生蕭讓，吩咐了柱意。那蕭讓頃刻寫起，將草稿雖與宋江、吳用觀看。那書信道：

　　「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義士宋江，拜書於猿臂寨陳道子閣下：忠義者，人生之大節；朝廷者，天下所依歸。人無強弱，反

道者死；國無大小，背順者亡：自然之理，無足怪者。江久耳盛名，知道子為忠義之士，屢欲奉教。會道子遭高奸之迫，江使奉書

不得通，饑渴終莫能慰。不謂道子不以忠義為念，棄我如遺，逞其才智，雄據一方，撫祝氏之餘孽，與敝寨旗鼓相向，蠶食我青

雲，毀傷我羽翼，恣意橫行，豈以江為木偶耶？方今天下豪傑，上應天星，不期而會，此非江足重也，特以忠義之心，人所固有，

一唱百和，感應甚捷。是以聞替天行道之舉，莫不鼓舞歡欣，影從雲響。而道子獨中風狂走，自棄良時，恃有烏合蟻附之眾，甘為

祝莊、曾市之續，竊為智者不取焉。且夫梁山之兵力，何戰不勝，何攻不摧，固道子所習聞者。況邇者朝廷明聖，赦江既往之罪，

招安綸?，已降九天，誅討不順，命江前驅。江奉詔兢兢，敢不祇遵。夫以忠義武怒之師，敵王所愾，掃蕩區區一猿臂寨，車輪螳
斧之勢，童子所知也。素欽道子天姿英俊，用先佈告。誠能明順逆之分，奮忠義之氣，倒戈束甲，共襄天家，江若仍修宿怨，願指

泰山。所貴知幾之士，不宜遲滯其行也。昔田橫得士五百人，議論不決，兩淮陰東下。道子固執迷復之凶，必有噬臍之悔。他日江

為殿上臣，公作階下囚，是豈江之志也哉？書不盡言，裡左右留意省察。」

　　宋江、吳用看了甚喜，道：「正要如此寫，最好，不必更改了。」當時謄清封好，差一小嘍啰齎到猿臂寨去投遞。只見李雲來

稟道：「迎恩亭蘆廠都修蓋好了，只等恩詔到來。」宋江大喜，連日張筵慶賀。吳用道：「呂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，此時亦好接

著，為何不先差人來通報，煩戴院長去探聽一回。」戴宗領命，正要下山，忽報郭盛已回。只見郭盛氣急敗壞，奔回山來道：「哥

哥，禍事了！」眾皆大驚，忙問有何禍事。郭盛道：「小弟同了呂方哥哥，領命而去。已迎著天使。倒回轉來，到得曹州府地界，

天使侯太守，不合早在途間喚下一個跑解的武妓，一路同行。這日到了館驛，晚間飲酒取樂，直到三更時分，伏侍的人都倦了。侯

太守又叫粉頭在筵前舞劍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，手起劍落，砍死天使侯太守，將天子的詔書搶去，又砍翻太守的伴當數人。呂方

哥哥得知，忙領人救護。那賊婆娘騎匹快馬，往山僻小路逃走，追趕不著。呂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報哥哥，一面差人報知地方官。

更不料那曹州府知府蓋天錫，反將呂方哥哥一干人都捉下了，又來追小弟，所以連夜逃回。」

　　宋江、吳用聞知失陷了呂方，俱大驚，叫苦不迭道：「這卻怎好？倒害了呂方兄弟！」吳用道：「這武妓不是別人，一定是陳

希真的女兒陳麗卿。這賊道忌我們受招安，故教女兒來刺殺天使，搶去詔書，截我們的歸路。這廝打沂州時，亦是教女兒扮演武

妓，裡應外合。這廝慣用此計，一定是了。」宋江大怒道：「軍師所料是也。這賊道屢次欺我，我與他勢不能兩立。」眾頭領無不

咬牙切齒價忿怒，只有盧俊義道：「此時尚未分虛實。那封書去，陳希真若來歸降，他女兒總要見面，是他敢辨到那裡去！若那廝

不肯歸降，便剿滅了他的巢穴，活擒了陳麗卿來，不愁沒對證。只是此刻呂方兄弟失陷，怎生設法去救他？」宋江道：「天子明詔

赦我等之罪，前來招安。我去恭迎詔書，不到得有甚干犯。此事竟寫信與蓋天錫討人，他若不還，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，救呂方兄

弟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吳用道：「蓋天錫那廝不通情理，若寫信去，他必要挑剔。我想為兄弟面上，也說不得，只有寫張訴

狀去求告他。他若不允，先禮後兵，直道在我。」宋江依言，便商量了寫起一張呈狀，差人往曹州府投遞。戴宗起身道：「小弟願

去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去吉的不測，不如差孩兒們去。」戴宗道：「我等同生同死，兄弟有難，戴宗焉敢愛惜身命！」宋江依了，就



差戴宗前往，又教取三百兩黃金帶在身邊，覷便使用。戴宗領了呈狀、金子，並隨身盤川銀兩，下山去了。

　　卻說蓋天錫自做鄆城縣知縣以來，大有政聲，賀太平保舉他坐升曹州推官。那制置使劉彬雖妒賢忌能，貪財好利，卻因蔡京感

激蓋天錫還他通梁山的書信一節，倒囑托劉彬照應天錫，所以天錫作推官，劉彬並不作難，半文錢都不取。不然，天錫是一個清貧

縣官，如何到得這一步。天錫自升推官以後，愈加砥礪。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，宋江差呂方帶五六�人去迎天使，一路來俱稟報
官府。天錫聞知這信，來見曹州知府道：「宋江有桀驁之才，與新莽、黃巢彷彿，不肯居人之下。今受招安，必非誠意。又遣賊目

迎接天使，狼子野心，恐有意外之變，太尊宜多派公人弁兵防護。」那知府正是張觷的後任，進士出身，年紀老邊，素性懦弱，更

兼讀書太透徹了，左思右想，遲疑不決，不能聽天錫的話，竟由呂方過去。天錫歎惜不已。卻也湊巧，當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

飲酒，不覺一個雞頭暈中風了，兩眼直視，口不能言。舉家著忙，一陣亂醫，求神拜佛，不到兩日，嗚呼死矣。

　　知府已死，天錫護理知府印務，一面申報都省。正是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天錫一接了印，更不辦理他事，便當廳挑選本

行軍健一切做公的，共選了三百餘人，即刻起程，奔黃河渡口來，護送天使侯知府。探得呂方已迎著天使回轉，已過了東裡司，將

到雲陽驛。天錫催儹人馬星在迎上去，半路上接著凶報，說天使侯知府在館驛中遇刺身死，刺客係一武妓，逃走無獲。天錫聽罷，

歎道：「早聽吾言，何至於此！」當時火速飭兵役掩捕。呂方正欲差人報官，不防蓋天錫已到，盡被擒提。呂方大叫無罪，天錫

道：「你是梁山大盜，怎說無罪？」呂方道：「我雖是梁山上人，現奉天子明詔，已赦了我們。我來迎接天使，不料天使被刺，正

要來報官，為何反捉我？」天錫道：「天使遇害，生死不明。你同天使在一處，不論有罪，亦是此案要證，為何不帶你去！」當時

將呂方一干人都鎖了。侯蒙的伴當，除被殺七人之外，其餘亦有受傷的，都著將息。那不受傷的，分幾個同自己的僕從辦理侯蒙的

喪事。餘外赤一同帶回府城。天錫恐呂方等被劫，先在館驛屯住，移文營汛，調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護，數日調齊，方才動身。

　　天錫回衙，先將呂方等一干人都管押在班館內，也不上刑具，發放各官兵回去，喚過侯蒙的僕從問道：「呂方怎的迎接你主

人？你主人怎的喚了一個武妓，卻吃他害了？」僕從道：「小人的主人，在定陶地界，便遇著呂方來迎接，獻上金珠下程。主人�
分覷待他，教他隨了同行。這武妓是將到東裡司路上撞著。那廝見了主人，便求見參拜，他說曾伏侍過二主人候發，說起二主人的

行止，他都曉得，便要伏侍主人。主人本不要他，亦是呂方說道：『曾見過這粉頭耍得好技藝，唱得好曲子，恩相一路寂寞，何不

喚下了，也好解悶。』再三說，主人依了，帶他到得雲陽馹。當晚主人在館中賞花飲酒。到三更天氣，伏侍的人都倦怠了，只得�
餘人在旁伺候。主人又教那粉頭舞劍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，竟下毒手，害了主人，又殺傷眾人，將正中供的詔書搶去，跨馬竟

走。小人等喊叫，呂方睡夢中驚醒，急領人追趕，已是不及。使教小人等報知相公，他正要回梁山報知宋江。不道相公已是追到，

捉住了他。」天錫道：「那武妓怎樣一個人？姓什麼？」從人道：「那粉頭自稱姓陳，是一個美貌女子，身軀長大，是一雙大腳，

騎一匹棗騮馬。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，到底不知是他否。」

　　天錫聽罷，低頭一想，冷笑數聲，吩咐預備下處，安息了眾僕從，也不去審問日方。次日一早，叫備馬，帶了數�騎出城外，
把那府城周圍看了一轉，又把池濠也看了，只是沉吟不語。回到衙署，左右問道：「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？這是

要緊人犯。」天錫道：「你們不省得，那武妓無處捉。」當日天錫只是負著手在廳上，走來走去的思維。左右又問道：「相公平日

斷案，如太陽照雪，怎麼今日如此遲疑？」天錫道：「我看此案，洞若觀火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實是委決不下，張觷太守又去了，更

無一人商量得。此刻是何時刻了？」左右道：「辰刻後了。」天錫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吩咐備馬，我要到東裡司去，尋那捕盜巡政張

相公說話。」左右道：「張巡政相公夜來便來稟見，號房道天已昏黑，相公又有公事，教他今日來見，未曾通報。」天錫罵道：

「不省事的奴才！他來稟見，為甚阻擋？既在客館，快去請來。」左右不敢怠慢，忙傳雲板，教請張相公入見。不多時張巡政請

到。

　　列位看官，你道這張巡政是何等樣人？姓張，雙名鳴珂，本貫河南開封府人氏，乃是名門舊族。他的嫡親胞叔，就是北宋朝烈

烈轟轟一位忠臣義士，精忠大節炳若日星的張叔夜。那天錫未成進士之時，曾在敘夜家就過西席，賓主最為莫逆。

　　當日鳴珂請到，天錫降階迎接。鳴珂上前參謁，天錫忙捧住道：「仁兄是我舊東人，只須私禮相見，何庸如此。」當時分賓主

坐下。天錫正說起這件案，忽外面傳報道：「梁山泊宋江差人遞呈狀。」天錫吩咐：「將來人帶定，取呈狀來看。」須臾，左右將

呈狀取進來。天錫、鳴珂同看那狀子道：「宋江避難水滸，罪應萬死。昨奉天子明詔，赦罪招安。宋江等正如撥開雲霧，重見天

日，感激無際，誓願竭力捐軀，盡忠報國，死而後已。特遣呂方恭迎天使，不期變生意外，天使遇害。此乃猿臂寨賊人陳希真，遣

其女麗卿所為。彼深忌宋江投誠，故行此毒計。宋江願率領部眾，先滅此賊，一來報效朝廷，二來辨明是非。聞相公將呂方執下治

罪，此事呂方實不知情，伏求釋放，感恩無極。」等語，呈詞甚是卑順。

　　看罷，鳴珂對天錫道：「他事卑職不知，若說武妓是陳麗卿，則萬萬不是。那陳希真未曾落草，在東京時，卑職與他廝熟。那

年征討西夏，亦曾與他同事數年。卑職常到他家，那麗卿從不迴避，見過多次，那模樣畫都畫得下。前日天使侯太守從東裡司過，

卑職去迎送時，就見他身邊帶著一個武妓，何嘗是陳麗卿，天然迥別。」天錫道：「仁兄所說甚是。我也素知陳希真乃智謀之士，

即使他忌梁山受招安，亦決不肯如此用計，留老大敗缺。但此武妓究竟是何處人，仁兄料得否？」鳴珂道：「卑職胡亂猜去，這女

子多有是宋江差來的。宋江這猾賊，包藏禍心，其志不小。朝廷首輔，草野渠魁，皆不足以滿其願。他堂名忠義，日日望招安，只

是羈縻眾賊之心，並非真意。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他，真是夢裡。這廝恐詔書到山，擺佈不來，所以行此斷橋之計，卻嫁禍於

陳希真，以遂其兼並之志。太尊可道是否？」天錫大笑道：「仁兄所見，正與弟同。」鳴珂道：「此事本不難料，宋江亦是要人識

破，好截斷了招安一路。不然，這等藏頭露尾之計，亦最粗淺。吳用那廝亦深有機謀，豈非故意如此？」天錫點頭道：「仁兄真高

見。只是有一件事委決不下：天使在我境內遇害，責任非輕。那武妓無處擒捉，雖捉得呂方，那廝恃無對證，必然抵死不招，熬審

亦是無益。宋江來救呂方，必動干戈。賊勢浩大，我看此地城郭不固，池濠不深，斷難保守。城中武將，只得都監梁橫可用，他一

人也不濟事。若不嚴治呂方，天使遇刺之案無著；若嚴究呂方，一郡之地難保。仁兄卻怎地教我良策？」鳴珂沉吟半晌，說道：

「此處有一智謀之士，太尊何不問他。」天錫道：「其人安在？」鳴珂說出這個人來，有分教：奸邪伏罪，審明無限陰謀；官級連

升，乾出有為大業。畢竟說什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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